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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把追求真理和造福人民的统一
作为科学工作的唯一标准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

甘子钊，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致力于凝聚态

物理与光学物理的前沿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对半导体中隧道效应

做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20世纪70年代初

在发展中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做出贡献；20世纪 70年代后期提出一

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20世纪 80年代初

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凝聚态

物理的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

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做出一定贡献。1986年以来，在中

国高温超导电性的研究和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黄昆先生1951—197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从

事教学工作，与谢希德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的半导

体事业，同时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固体物理专业，为

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甘子钊在研究生阶段

师从黄昆先生，于 1965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

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 甘子钊与黄昆先生相识

甘子钊于1959年8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到黄昆先生门下做研究生。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

学位制度，研究生也是毕业分配的一种方式。甘子

钊院士谈到：“那年没有进行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是

学校人事处在毕业谈话时询问是否愿意留校做研

究生，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个方向和哪位老师。所以

当时我回答了服从组织分配。”1959年9月底，甘子

钊接到学校通知，做黄昆先生的研究生，其研究方

向为半导体器件的物理研究。

甘子钊院士说，虽然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

读了 5年本科，对黄昆先生的名字也早有听说，但

卫夏雯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18



科技导报2019，37（17） www.kjdb.org

是因为没有上过黄昆先生的课，也不是半导体专业

的学生，因此最先也并不认识黄先生。成为黄昆先

生的研究生后，黄先生首先要求他自学固体物理和

半导体物理。除此之外，黄先生列了一个书单，明

确指出学习书单上的书或其中一些书的章节；同时

也安排他参加黄昆先生领导的半导体理论组的科

研活动，着手做一些研究工作。

1963年 1月，甘子钊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

顺利毕业后就转成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成为黄

先生的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的成员（图1）。

“尽管后来黄先生调离北大，20世纪70年代后

期我就不在黄先生直接领导下了，但是在学术上还

是一直受到黄先生指导和影响。直至2005年黄先

生逝世，这 40多年都是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的。”

甘子钊院士说。

2 黄昆先生的科学精神与爱国情怀

黄昆在英国师从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莫特，在

学科发展初期就进入了固体物理前沿领域，并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已经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地位。1951年底，黄昆先生放弃自己优

越的科研条件与生活环境，回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

教，致力于培养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队伍，使北

京大学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半导体专门人才的基地。

黄昆先生授课生动且深刻，他可以把深奥的理

论知识讲得很清楚，孰不知黄昆先生备课所用的时

间常常是授课时间的 10倍以上。甘子钊院士说，

20个世纪 60年代，有同事指出他自己课下聊天时

眉飞色舞，但讲课时声音就变小、讲话也枯燥无

味。黄先生听到后很严肃的对批评了他：“这是态

度问题，讲课要对学生负责，每句话都要对，要科学

上正确，尽可能全面，但也必须让学生听得懂、能理

解，这是要下大功夫的。”

“所有同事都记得，黄先生为了不用矢量分析

的数学工具，在普通物理电学教学中讲清楚由于不

存在磁荷，电场量E、D和磁场量Ｈ、Ｂ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不同，反反复复的和同事讨论解释说明；他

为了讲清楚表面张力的物理内容，还专门写了教学

文章深刻阐述教学方法；为了讲好固体物理课程，

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甚至准备了好几份教学提

纲。”甘子钊回忆到。

黄昆先生非常热爱科学，杨振宁先生也曾经回

忆：他们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一起读狄拉克的量子

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虔诚、

热衷的心态；他在推导一个物理结果时，总是要从

第一原理的层次，反反复复的推敲和分析，要从不

同的角度，探求结果的物理意义；黄先生60多岁时

还要学编程，他 70岁被确诊患了帕金森症后还在

探讨磁共振中纵向弛豫和横向弛豫的问题。

“我总觉得黄先生他们这代人，身上总是有孔

夫子《论语》开章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

种‘学而第一’的精神；总有孟夫子‘朝闻道，夕死可

矣’那种把认识真理提高到生死相与的高度。”甘子

钊院士说。

20世纪 50年代初，以黄昆先生为代表的从西

方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当时也就是30岁左右，在国

外留学时间也只有几年，有些做过博士后，有些还

没有拿到学位。但是他们适应中国发展的需求，坚

决并全身心的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但其

中的艰难、曲折也真值得我们好好回味和思考。在

谈到是怎样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造就这样一位

伟大的科学家，是怎样的爱国情怀让黄先生甘愿无

私奉献数年，放弃国外良好的环境和发展机会，投

身于中国教育事业时，甘子钊院士说：“黄昆先生他

们这辈科学家都非常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当时的中

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上落后，特别是在科学

图1 黄昆（左）与甘子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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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体会到落后就要挨

打的真理。他们是从内心深处有不可遏制的热情，

要在中国宣扬和推动现代科学的教育和研究。”

3 追求真理和造福人民的统一

黄昆先生在科学工作中始终把追求真理和造

福人民的统一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标准。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

号召，先后制定出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

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

根据《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高等教育部于 1956年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

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与东北

人民大学五所高校联合，在原北京大学固体物理专

门化半导体专门组的基础上，开办全国第一个半导

体专门化。黄先生毅然承担了此项任务，与谢希德

先生合作，开设了半导体物理学的课程，并出版了

《半导体物理学》教科书。

应该说从此开始，黄先生就把他全部精力、全

部才华、全部生活都奉献给发展中国的半导体科学

技术（图2）。

随后，在黄先生、谢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又开

设了晶体管原理、半导体实验、半导体材料、半导体

光电器件等一系列的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半

导体的科学技术人材。黄昆先生和谢希德、王守

武、林兰英、汤定元、成众志等老一辈科学家奔走呼

吁、口传身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帮助下，中国科学

院及各个部门迅速成立起多个研究机构和生产机

构，在 3、4年之间，中国的现代半导体教学科研从

无到有，生产体系逐步建立。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中国的半导体科技的水平是可以与世界先进水平

相比较的。

“我记得20世纪60代中期，周培源先生陪同日

本科学家参观北京大学的半导体实验室时，著名日

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朝永振太郎说，‘中国

人自力更生建立起自己的半导体科技产业，在技术

水平上与日本相当，其规模比日本大多了。’我感觉

他说的是真心话。”甘子钊说。

20世纪 60年代，在中国半导体事业初具规模

时，黄昆先生和谢希德先生提出：面对半导体科学

技术要重视相关的基础研究，他们提出名为“固体

能谱”的项目，得到了当时国家科委、教育部的支持。

“那时他们对固体能谱的学术内容的理解是相

当广义的，按我的理解，他们最希望的是发展半导

体技术的新的应用和新器件的原理。建立像美国

MIT的林肯实验室那样的模式，研究半导体的光

谱、发展微波器件和红外器件等。按照他的思路，

我当时就开始对磁共振、光谱学、激光的进行学习

和介入。但在这个基础研究的方向上也只坚持了

2、3年，后因各种原因，研究工作就停滞了。”甘子

钊院士回忆。

20世纪 50、60年代，在那个特定时代下，建立

起这样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的教学、研究、生产自主

系统是非常艰巨的事业，黄昆先生是推动和实践这

个事业的第一代人的杰出代表，这是毫无疑问的。

4 重新开始科研工作

1977年秋天，是黄昆先生命运的又一个转折

点，研究中断30年后，邓小平同志亲自点名黄昆先

生担任半导体所所长，全面负责科研工作。但是，

这 30年国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科学技术的

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电

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科学技术革命，正以历

史上没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展开。他拿定主意，坚持

图2 黄昆与学生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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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做自己能做的事。

“经历了1966—1976年，我也精疲力尽。有些

年轻学生问黄昆，后悔当年回国吗？要是不回国现

在该有很多成果啊？黄昆总是淡淡的回答：我从来

没有后悔过当初回国的决定，我认为我回国以来做

的事都是我愿意做的，都是必须做的。他始终都有

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半导体科学

做更多的贡献。他特别重视与谢希德先生提出的

要开展半导体科学基础研究的想法，因为他比我们

这些人更加深刻的理解面临的这场科技革命是建

基于基础科学的重大进步上的。”甘子钊院士说。

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之后，黄昆先生组建

了物理研究室，并推动了研究所开展半导体超晶格

和微结构物理研究。为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

黄昆先生亲自在半导体研究所开班授课，系统讲授

现代半导体物理知识；亲自推动开展半导体中深能

级杂质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直接指导半导体合金材

料的光谱学研究（图3）；安排与来访的国外学者进

行学术交流，选送和推荐科研人员到国外研究机构

学习。20世纪 80年代初，他提出建立半导体超晶

格国家重点实验室，亲自开展量子阱和超晶格的电

子能谱和晶格振动的研究，指导发展分子束外延、

制备量子阱激光器、量子阱微腔等实验技术，与半

导体所一批较年轻的同事一起做出了一批有学科

系统性的高水平成果。

5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黄昆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

度评价，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承认。1955年，年仅

36岁的黄昆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当

时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一名。改革开放以来，黄昆

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藉院士（1980年）、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

物理协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5—1988
年）。在 83岁高龄时获得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

誉——200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图4）。

在纪念黄昆先生100诞辰之际，甘子钊院士回

顾了在黄先生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下40多年的学习

和工作经历。他强调：“以黄昆先生为代表的老一

辈科学家亲身经受过落后而挨打，直接感受过民族

的贫穷和苦难，他们对改变中国教育和科技落后的

愿望至死不渝。同时，他们把学习、传播真理，发展

科学当作是自己的本分和天职，这也是生死相与、

无与伦比的。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理想与

抱负。”

甘子钊院士感叹“时光流逝得太快，社会变化

和发展也太快了，今天活跃在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年

轻同事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属于每一个追梦人，也

不会辜负每一个追梦人。希望你们可以从这批解

放初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前辈经历中吸取到对自

己的教益。在逐梦路上，高扬奋斗之帆。在新时代

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

的新的更大奇迹。”

图3 黄昆与科研人员一起

图4 2001年黄昆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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